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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禹平

革命历史剧的符号学分析

摘　要：革命历史剧将真人真事带入电视剧叙述，又以情节为依托，将意义通过情节展示

出来。本文由此出发，联系此类电视剧的意义生成、传播及解释三个环节，对中国革命历史剧

展开符号学阐释，探寻其独特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革命历史剧　符号学　文化意义  

电视符号文本作为意义文本，以表达经历和情感

为意图，反映社会集体的价值观念。皮尔斯符号学提

出三段论：“发送者—符号信息—接收者”（“意图意

义—文本意义—解释意义”）。发送端是起始的意图意

义，紧接着是被携带的文本意义，它们轮流在场，最

后进入解释环节被取消在场，解释意义则显现为在场。

革命历史剧将历史事件再现为视觉符号，意义同时存

在于改编、传播、解释的整个环节之中。本文便从符

号学的定义出发，对革命历史剧展开分析，探寻其独

特的文化意义。

一、从真人真事到电视剧叙述 

1. 艺术化虚构作为转化方式

电视符号文本基于叙述而产生，叙述将故事转换

成一种有意义的形式，意义便在叙述的过程中生发。

在这个叙述的过程中，事件不再是材料，而是带有情

节的故事；人物也不再是人物，而是情节中的角色。

从真人真事到电视剧叙述，是一个从物到意义的符号

化过程。物到意义的转化，就革命历史剧的创作而言，

是艺术转化方式呈现的结果；艺术转化即是真人真事

“真实再现”的桥梁。

在革命历史剧中，艺术化虚构作为电视创作手段

是掌握和保证历史事件被解释的重要方式。它不是将

事实转为虚构，而是为事实注入解释，形成创作主体

自己的意图定点，确保符号意义的传达能够顺畅进行。

正如塞尔在《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中强调的：“在现

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小说的情况下，作者将真实事件、

参考文献与虚构进行混合，融入真实场所和事件，从

而使得我们将虚构故事看作是现实知识、经验的一个

延伸。”①革命历史剧在创造事件和虚构融合的同时，

突出史实背景，以达到纪实的效果。

2. 电视剧叙述融入解释

解释是将符号对象的意义展示出来。电视剧叙述

融入解释，就是要将真人真事转换为故事，包罗思想

意义、言外之意的故事叙述文本。在革命历史剧中，

真人真事的可被理解性依赖于底本（材料）的组合以

及想象性解释的参与。真人真事必须被表达出来，一

个完整故事的主控思想必须由解释来呈现。当真人真

事被塑造成故事，熔铸在一个思想体系之内，就会有

更多的东西被捕获进入故事的网络之中，主控思想由

此而产生——“精细微妙、言外之意、奇思妙想、予

以双冠，以及包罗万象的种种。故事成为了一种观众

会在不经意间就即刻全盘接受的生活哲学，成为与人

们生活阅历相伴相生的一种认知理解”②。电视世界的

美感来源是从真实到艺术，艺术需要主体的认知理解。

如《井冈山》中，故事一开始，就依靠旁白对故事背

景作出解释和铺垫，结合人物表演再现历史人物参与

的革命事件，又在对白和情节的配合下，解释出情感、

思想等文本意义。第十九集，毛泽东想念牺牲的杨开

慧，掏出随身携带的钥匙去开铜锁却开不开，这种“行

动”式的情节元素，以人物动作的叙述方式，表达出

打动人心的情感符号。革命历史剧中还会出现隐喻式

的情感叙述，蚂蚁在《觉醒年代》里便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陈延年对蚂蚁指尖放生，另一次则是陈独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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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话筒上有蚂蚁爬行，蚂蚁成众，对蚂蚁的放生是

到群众中去、面对新生、寻求生路之意，而蚂蚁在话

筒上爬行，亦包含群众求出路之意。

二、主题意义的内嵌

1. 主题意义形成于解释之中

主题意义的生成存在于解释的过程中，解释的过

程即是表达真人真事的过程。皮尔斯认为“符号的目

的就在于表达‘事实’，它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接，

竭尽所能，使得解释项能够接近完全的真相，或绝对

的真相，也即接近真相的每一个领域”③，而“‘真相’

实际上不是抽象的而是完整的，它是每个符号的最终

解释项”④。也就是说，“真相”替代了真人真事，作

为每个符号的最终解释项接近理性的事实。这种理性

的事实是由解释生成的，它其实就是传达“真相”的

“思想符号”（thought-sign），这也是符号传达真相的

根本原因，所有的符号最终都会在思想符号中得到解

释。

内心认知本就是一个解释的过程，革命历史剧是

创作主体进行认知之后创造的解释项，它携带着创作

主体的思想符号。集中体现的思想符号，就是故事主

题，折射创作主体的心理认知。进而，意义被传播，

观众作为解释主体，又在解释之中将作品对象解释成

与自己经验相关的符号意义，这是思想与现实对接的

完整体现。情节的延展，又可以使事件的组合获得一

个“骨架”，事件在骨架之内获得了意义，使意义活动

有了更深入的表现。《换了人间》通过上海金融战、“中

美关系白皮书”、解放大西南、和平解放西藏等一系列

历史事件的叙述，对新中国诞生前后的历史风云，以

及国共两党在军事、政治、经济、统战等各个领域之

间的殊死较量进行解释，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斗争

的高远立意出发，呈现了高层次的诗意内涵。创作主

体解释历史事件进行故事叙述，接受者接收故事和叙

述语言，并调动想象力理解故事的高层次寓意。整个

解释过程，就是笔者所强调的主题意义形成的过程。

2. 主题意义是主流与现实的映射

革命历史剧所展现的视觉形象结合了“意义再

现”“事实再现”，它生成的主题意义为当代现实所

依托，编制的情节也离不开创作主体对历史现实的考

察。电视剧《可爱的中国》在第一集就展示了 1951

年除夕时北京的影像，这一段纪录影像足以把受众拉

回可感知、可了解的年代，然后再以倒叙的手法引出

1939 年方志敏同志率队出征失利被捕遭关押的故事

为开端。历史事件是故事的底本，故事叙述是历史事

件再现的方式，现实社会需要这种电视美学的表达能

力。

实际上，意义层的研究离不开意识形态，革命历

史剧的意识形态是构成内涵内容即内容意义层的重要

成分。麦茨所说的“涉及影片的潜在表意时与影片的

所指一样都是指示性的，全部表象材料都附属于症候

阅读”⑤。对革命历史剧而言，同样如此。艺术作品不

仅涉及艺术本身，还必须包含一种推力，而这种推力

就是将具有指示性的符号与人、社会、事件等现实相

连。在总体主旨意义之下，这个庞大的符号系统勾连

起每一个事实，这亦是革命历史剧的成功之处。

三、意义携带审美体验 

革命历史剧制作完成后，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意义主控的最后是传播。此时接收主体的审美体验，

结合其早期感受、观察、思考和体验生活时的感知，

被意义携带且体现产生意义的过程。

1. 审美体验与真实相关

审美体验直接关系到人的记忆、经验这样的情感

范畴，革命历史剧也正是利用这一人类情感特征，通

过真人真事来唤起共鸣和认同感。一部艺术作品毫无

疑问是某一社会的生成符号，接受主体可以在此看见

它所生成的社会痕迹。这一生成符号已经在自身的方

式中，从内在的内容转变成外显的、体验的变形体。

真人真事改编而来的符号文本，就更带有外显社会痕

迹，它的意义生成直接影响观众的审美体验。

事件总是意味着世界的改变。事件借用革命历史

剧的符号文本，出现在受众面前，实际上都是人类日

常生活中感知、实际存在的历史或正在发生的新闻。

尽管受众可能不知道起源和行动元，但这种审美现象

已经渗入人类的此在。受众会围绕一个大情节来回顾

和构建自己的记忆，将过去生动地唤回。

2. 审美体验紧扣故事叙述

故事由情节串联，同时又由真人真事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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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事件的组合即情节是悲剧

中最重要的，悲剧模仿的就是行动和生活，而人物性

格和思想都需要行动来表现和配合。革命历史剧中的

人物情感和思想能够被感知，是由情节设定中人物行

动来表现的。诗人写过去的事，是对情节的编制，作

为行动者，是在往事中编制入符合的事件。革命历史

剧的创作主体从完成艺术作品的角度看，亦是诗人，

他们所进行的艺术模仿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意义的

塑造就是为避免琐碎而使艺术作品更深刻。

对可能世界的追求，是打开故事之门的推动力，

亦是革命历史剧叙述的重要特征之一。不得不承认，

即使带有微虚构的故事性真实亦可赋予故事以意义，

而这些具有情感的故事是观众审美参照要素之一。“故

事是我们思想和激情的体现，用埃德蒙德·胡塞尔的

话来说，是我们意欲向观众灌输的情感和见识的‘一

种客观关联’。”⑥当观众意识到故事正在飘向令其感到

沉闷乏味或没有意义的虚构现实时，便会产生一种疏

离感并进而真正离去。反之，就会像电视剧《海棠依

旧》一样受到一致好评。以开国大典、派遣驻外大使、

抗美援朝、万隆会议、邢台抗震救灾、中美建交等国

内外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海棠花为引线，

串联起周恩来总理真实的一生。在强史料性的事实背

景中，构建了思想性强的符号文本，这就足以打动意

义接受者。

3. 审美体验产生新的意义

“某物成了某物，后者被称为符号”⑦，这是一个

无限意义生成的机理。例如拍摄者会说创作主体在完

成电视剧《绝命后卫师》的拍摄之后，对红 34 师官兵

产生了敬畏感。创作者想要通过电视剧表达深厚的历

史情怀或对牺牲战士的缅怀，但当符号完成后，一切

都改变了。创作者或许平息了这一情感，他已经体验

了通达的感觉，情感已经通过表达得到了改变。而后，

这一审美体验，又通过接受主体新的审美体验得以延

续。在观看之中、观看之后，交谈之中、交谈之后，

评论反馈等每一个可能存在的环节，都是意义生发的

摇篮，所以塔拉斯蒂会说，“如果我们谈审美意义上的

微妙之处，就不仅仅指表层的性质或着色特征，这些

仅仅在最后一刻补充在已成的艺术作品中，相反，艺

术作品中任何一个蛛丝马迹也是一个漫长的行动的终

点。它携带着产生它的过程”⑧。如《觉醒年代》作为

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再现的不只是陈独秀、李大钊、

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等文化大师和热血青年的澎

湃岁月，其中，“爱国要有立场” “改造中国，首先要改

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要想光复中华

昔日之辉煌，首当其冲的，要造就一代新人”等台词，

将觉醒年代的精神觉醒加以提炼，思想启蒙、改造社

会等的救国之念则冲击着当代青年观众，思想符号得

以在新的认识阶段传播。革命历史剧所呈现的超时代

性体验，是热血青年砥砺前行的精神共鸣。审美体验

是生成符号的又一阶段，对于传播符号的接收和新的

阐释必然会在接受审美过程中产生。同时，这一阶段

往往伴随着情感符号和思想符号的生成，这是某一意

义必然面对的另一层次的意义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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